
柳暗花明,存乎一心 

- 略论香港的未来 

 

本文见报时,李飞正在香港向我们解释人大常委对香港

政制发展的框架决定.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框架无疑

是太严格了点,好像中央信不过港人会选得出中央信得

过的特首.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激进派将会怎样反应,

是不是真会占中,会否发起不合作运动,局面能否收拾,

发展下去,后果会是怎样,对香港有什么影响,这一切问

题应如何解读和应对,现在看来,还言之尚早. 

 

中港的关系,从来不是对等的关系.事关国家主权 (一

国),中央是寸土不让的.这点港人现在大都明白,但未

必正懂得,当前国际形势博弈状态之下,其中的厉害关

键.故此,从大局来看,不存在中央对港人信得过或是信

不过的问题.两制,简称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吧,在历

史的常河里是互动发展的,也不存在永久不变的命题. 

 

2047 年以后,要嘛维持现状多 50 年,视乎届时的国际国

内的局面,有可能干脆取消两制,香港变成一个特区,一

个直辖市,与深圳融合,成为深港地区, 与广佛地区互

动,整个珠江三角洲发展成类近北加州湾区的区域经济

体.政治体制方面,笔者不愿做过多的无谓猜测,到 2047

年,中国大陆如果还是一党专政,可能已有它长期存在

的合理性,有多个派别理性互动,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道路来. 

 

风物宜从放眼量.我想,是时候泛民朋友们停一停,想一

想了.最近笔者留意到有一篇文章,谈香港该何去何从,

写得挺好.如果回归十七年来我们经历过这麽多风风雨

雨,最终能有结果,就是政改争论给了我们深入反思香

港的过去,正视香港的现在,和制定香港的未来.这是一

个必经的过程,不得不勇敢面对.话说得彻底一点,当前

就是要梳理这一团的矛盾,你不面对也不行. 

 



现在是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时候了.两种好像互不相容

的主义,事实上在互相学习,互补短长.我们也应该拓宽

视野,把香港放到全球的视野上来.本土的思维显得狭

隘,无助香港维持它的国际地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

看,我们必须懂得怎样和中央好好相处.我们只能有的

唯一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对话和沟通,是尊重和诚恳.是

真心的希望国家的持续发展.我们离不开中国这个母体. 

有这个正确的认知,才能理解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掌握香

港的发展方向. 

 

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

性.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意識形態的对抗,擺脱二极的

思维,最终简单地归结为拥护或者反对中国共产党,认

同或者对抗中国政府, 最后只会叫出反对一党专政,打

倒港共,驱赶蝗虫,甚至香港独立等越发偏激的口号.如

果我们事事都扯到这上面去,就永远没办法宏觀地客观

地定位香港.老实说,世界上不少政客推销的,反对建制,

激化矛盾,制造对立,你错我对,几乎离不开就这一套. 
  
几年前,香港大学在纪念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带动了

一批学者在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笔者在皇仁书院

肆业七年,当年的校长是一个英国人,是历史学家.他写

的书,我们用来做课本.香港开阜以来,一开始就已经很

世界性, 是全球航線交匯的樞紐, 是世界上最國際性

的都市之一.當年的中央書院（即现在的皇仁書院），

1862 年創校时,學生超過 12 個國籍：除了華 人和歐亞

裔學生，當時還有英國人、意大利人、希伯來人、德

國人、日本人、穆斯林、葡萄牙人、美國人、菲律賓

人、印度人、帕西人, 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一部

香港本土的发展史,就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史. 香港這彈

丸之地,鲜活地说明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 同时它又

和和中国的现代发展史密不可分. 
 
  



在冷戰格局下的香港，上演着中國和世界政治的風雲

變色：宣傳、策反、起義、叛變、暗殺、罷 工、北

上、南下、統戰。單單一個深水埗，就見中英、國

共、東西、南北、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陣營的身

影。那裏每逢十一或雙十，旗 海滿街。葉問在大南街

港九飲食總工會教拳；錢穆、唐君毅、張丕介避走香

港在桂林街創立新亞書院——後被吸納為中文大學，

又是港英地緣政治盤算的一部分；香港 文化鬼才黃霑

童年時就在桂林街開闊了他的視野，見證了 1956 年的

雙十暴動，又見識過新潮粵劇。而遠在屯門的達德學

院，在陳其瑗、何香 凝、茅盾、曹禺、郭沫若、葉聖

陶等教授下出了一批批左右中國以至東南亞政治發展

的共產主義學生。一時間，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香港重 

疊了軌迹。學者吳俊雄曾以人類學家推崇的交界狀態

（liminal state）——混 雜，無邊，不強分美醜，

不拘泥對錯，形容那個大時代下 1950 年代的香港。 
  
時至今日，除了國金標誌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的樞紐

外，對岸的重慶大廈亦於 2007 年被《時代雜誌》選為

亞洲區最能反 映全球化的地方，它也是人類學家

Gordon Mathews 筆下的「世界」。由始至終，香港並

未離開過地緣政治的漩渦。最近國際上熱議的新冷戰

／冷戰 2.0，香港依然是鎂光燈下關鍵的熱點：美 俄

對壘，大量俄國資金湧港，除了因為香港的貨幣體制

外，亦因其既中國又國際的特性；加之中美在亞太地

區的鬥法，香港無可避免捲入 中西的角力。 
  
致北京的一席話：重思外部勢力 
  
從來，北京口中掛着的外國勢力、外部勢力都在香

港。而香港主體性的核心，亦實為其「世界」 的特

質，這更是其生命力所在，是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基

礎。三者互為表裏。亦如前幾篇文章所言，面對香港

世界性和地緣政治敏感複雜 性的本質，北京是過度敏

感多於真實面對反華威脅。一方面是因為八九六四後



的神經質心病，另一方面是出於中共上下機構治國盤

算中不 懷好意的刻意誇大。而且，治港幹部一不了解

香港，二不會嘗試真正了解香港。新華社分社前副社

長黃文放就曾慨嘆，九七回歸前處理香 港事務的人員

由香港幹部換血為離地的大陸幹部。強世功被派來港

調研數年，亦只重彈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過時

老調，幾乎沒有掌 握香港社會發展以至民情，談香港

其實沒有香港。這種種治港治國方法是中央必須深 切

反思的。 
  
說到底，關鍵在於北京是否有器度、夠底氣作為一個

大國，容得下這個多元世界性的、推動現代 中國發展

的香港——其實中央主權在 握，而從現實情况考慮，

香港並沒有獨立的本錢，分裂的擔憂只是刻意捕風捉

影多於事實。現時習近平對外實行高鐵外交，試圖展

現強盛 的中國，映照他的偉大中國夢；20 世 紀初中

國建成首條鐵路京張鐵路，總工程師「中國鐵路之

父」詹天佑正是來港報考出洋，負笈美國。中國改革

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有器 度、夠膽識、具前瞻性，

能夠讓香港保有多元複雜的世界性，甚至要充分利用

香港，在大陸多多複製這國際城市，促進內地的現代

化。如 今，背負興邦夢的習近平能否真正理解和珍惜

「世界的」這個多元本質的香港，並放棄以她作為戰

場對抗西方，是中港關係良好互動關鍵 的一步。 
  
1995 年，李瑞環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期

間，曾就香港問題發表了一段「紫砂茶壺」論，至 今

為人津津樂道：有個老太太到市場賣紫砂茶壺。顧客

看到壺裏滿是茶垢，知道這是個上百年的好茶壺，於

是重金買下，並說待會再取。 但老太太想茶壺那麼髒

不好，就把茶漬全洗掉，結果茶壺沒人要了。5 年後，

李進一步點出百年茶壺的重要性，中國改革開放後得

到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 一條（原因），中國有一個

香港，有香港一批人，才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用多種



方式，很快地使中國原來的計劃經濟、比較落後的和

與世 界脫節的一個國家，很快地和世界聯繫起來。」 
  
重寫香港：去意識形態的反思 
  
於「再思中港」問題上，香港也該反省。 
  
其一，在中港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淪為各說各

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 態先行的

理解模式，致使討論從來沒有對準香港問題。要不站

在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要不站在國難興邦的

視野（愛國史觀）看香 港問題，卻未加反思、梳理這

些核心價值、未曾理解香港／中港的「知識」如何從

地緣政治盤算中衍生，就欣然接收。更甚是，若發展

出 「兩個香港」的睇法（以價值判斷主導，支持英美

價值體系的就被理解為進步香港；持相反立場的就被

歸類為保守香港），不但無助真正 梳理香港問題，亦

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矛盾，甚至撕裂香港。因此，

擺脫意識形態主導的認識，才是解決中港問題、扭轉

香港長期在漩 渦中被拉扯的第一步。 
  
其二，重構香港主體性，做到對中英雙重解殖，就必

須反思現有的香港研究和中港討論。學者呂 大樂曾點

出香港研究的通病，正是我們故步自封，以致我們未

敢、未能或未有認真反思既有的「知識」和「定

論」。展開一個研究最方便 的做法，就是不假思索地

相信、建基於或依附於「神話」，而不是反思或打破

它。所以，我們對香港、對中港問題的討論長期困於

意識形 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認識當中。若不「去

意識形態」，只會不斷強化虛假的所謂主體性，這無

助踏實地梳理、認識香港。這些不經反 思的香港故事

的廣泛流傳又會倒過來窒礙香港研究。作為中港問題

的初探，重置香港於地緣政治處境中

（recontextualize），有助我們認清各方的意識形 



態拉扯，然後更純粹地重構香港的歷史，沈澱屬於

「自己看自己」的香港故事。 
  
中港問題並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圓滿解決，我們步履蹣

跚，為香港前途劃出方向之前，當是好好理 解她一路

走來的軌迹。因此，中港雙方第一步應該要認清香港

的本質，她從來都跟中國跟世界綑束在一起，難離難

捨。我們不能忽略中國 因素加諸在香港歷史中的事

實，亦不能否認香港世界性的一面：香港＝世界的＝

敏感複雜的＝生命之所在。因此，我們展望未來，香

港亦 應擺脫中西意識形態擺佈，重寫自己的歷史，成

為既非（強世功等學者眼中的）中國的香港，也非西

方（英美）的香港，而是能自信地立 足世界，能融合

中西、有其自我歷史書寫和沈澱的香港。 
  
北京亦應理解，外部勢力是（刻意的）杞人憂天，在

一國兩制下容得下香港的世界性，方能維持 中港關

係。講實際的一面，中港只局限在單邊服務的關係

上，對雙方都是不健康的發展。保有一個有百年茶漬

的香港才是王道。2000 年李瑞環來港時重提紫砂茶壺

論： 「本意就是要真正的、正確的認識香港、管好香

港，並不容易，不要麻痺大意，不要自以為是……許

多事，你不理解就不自覺，就很難把好東西堅持下

來，也很 難說你去掉的是好是壞。」 
  
香港要抖擻上路，重構主體性，書寫自己的歷史，中

港問題要得以紓解，都是需要年月沈澱的浩 大工程。

港人和北京第一步要做的是，重拾對「世界的香港」

的想像。借用電影《一代宗師》中，葉問與宮寶森

「以餅會武」的話：「在 你眼中，這塊餅是個武林。

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 
  
（五之五‧完） 

关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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